
技藝性文本：“才學小説”的

概念匡補與價值重估

朱鋭泉

提　 　 要

針對歷來詬病清中葉才學小説中知識、學問、技藝内容者，

或者持小説藝術的單一標準貶斥其價值者，本文提出從“技藝

的文本化”角度重新理解作品特點，繼而由大量具體文例歸納

出文本的技藝性質與製作方法。通過倡導對於文化語境的回

歸，期冀推動才學小説的概念匡補與價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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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初，標目爲“以小説見才學者”的《中國小説

史略》第二十五篇首揭旗幟，世人的目光第一次正式匯聚起來，

投向那清代中葉問世的四部中長篇小説———《野叟曝言》（夏敬

渠）、《蟫史》（屠紳）、《燕山外史》（陳球）以及《鏡花緣》（李汝

珍）。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陳子展（１８９８—１９９０）《中國文學史講話》

一書，則在目前已知的範圍内，最早提煉出“才學小説”這一新

鮮的類型名稱〔１〕，惜乎對此未作明確的界説。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深研究須等到 １９９７ 年臺灣王瓊玲

《清代四大才學小説》一書的問世。不過，陳子展分别以四部

小説代表“康乾間宋學家誇張才學”、“古文家誇張才學”、“駢



文家誇張才學”與“乾嘉間漢學界誇張才學”之作品的基本觀

點，實際標示著近些年最具活力和空間的文化分析的研究

思路。

才學小説充分發揮古典小説叙事文體之鋪陳渲染與“文備

衆體”的特性，又引入作家學術著作的不少内容，其中包藴著琳

琅滿目的學問、才藝與深細入微的文化訊息，足以召唤今人，在

歎賞不已過後開始探訪尋繹。以四部小説中最知名的《鏡花

緣》爲例，李汝珍的醫學、音韻學和算學才能備受關注之外，小

説本身的神話結構與海外想像也引來衆多討論〔２〕。

隨著古典文學研究視野的進一步拓寬，隨著才學小説自

身駁雜包容、跨越雅俗的文化品性及其對於時人的吸引愈來

愈受到重視，有價值的文化解讀不僅已成可能 〔３〕，並將層出

不窮。

然而，應當説，一些研究的基石尚不穩固。那麽，如何客

觀全面地認識清中葉産生的“才學小説”，並就其特色與意義

作出恰當的評價？這一目標的達成或接近達成，我以爲，首先

需要盡可能排除研究史所呈示的兩大障礙：一曰炫才耀學之

失，二曰小説藝術之傷。對這些作品持不滿、不屑者，相當一

部分表現爲同時涵蓋這兩個層面，並順暢推演出一種因果邏

輯。仿佛正由於幾位作家“不約而同”般地持有自我炫耀的創

作動機或意圖，才誘發作品冗長拖沓難以卒讀，知識才藝的大

量表達幾乎淹没情節人物，無法給現代讀者帶來充分的審美

愉悦等後果。

處置前路障礙的方式無非兩種，解決它直接邁步跨越，又或

是繞過去迂回前進。前者誠然乾脆利落，惜乎不被現有的壓倒

性意見許可，至於另辟軌轍再回顧打量，也許反倒能産生柳暗花

明的意外發現———所謂的障礙未必經得起推敲，而且恰恰反映

出研究中界定的模糊，評價標準的固化，乃至認識偏差的因襲。

“才學小説”之例，似正須歸爲此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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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技藝性文本”

對待“才學小説”的通常指稱，進一步地突出其所謂“技藝

性文本”的性質，本文的論述即由此發端。推究原因，其一，“才

學”一詞涵蓋力與含混性並存，是故得失參半。深入到作品具

體内容的分辨時，不難發覺在一般意義上的才華學問之外，“知

識”、“技術”、“遊戲”、“藝術”等等理應被研究者提出與强調，

作爲其基本組成要素。其二，再看“小説”。倘若一依嚴格的現

代定義與研究模式，難免會遭遇與這些作品觀念雜糅、類型不一

之特點扞格不通的難題。實際上，知識、技術、遊戲與才華學問，

在作者本人構成一種寫作資源，加以取資時適能展現素養與技

能；就作品而言，則由於不同性質文本的滲透、摻和而確然改變

著自身體性，以致與作爲文學次文類的“小説”不盡投合；此外，

它們也直接影響到接受中的閲讀效果———體現於從案頭嗜好到

生活實用的各個方面。

是故，“技藝性文本”這一概念，將有助於今人從“體”和

“用”、“作者”和“讀者”、“文學”和“文化”的角度進行雙向把

握，有助於加强對幾部作品的産生機制的動態把握。也即是處

理諸如究竟夏敬渠怎樣“熔經鑄史”，李汝珍如何“花樣全翻”，

屠紳與陳球憑什麽“自我作古”等這些血肉生動而屢受輕忽的

問題。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曾在其《文化

與社會》的前言部分，提及這部文化研究名著的核心思路在於：

注意從語言的變遷來審視更廣大的生活與思想的變化。書中以

１８ 世紀後至 １９ 世紀前半葉的五個辭彙作爲繪製這幅地圖的主

要依據，分别是“工業”、“民主”、“階級”、“藝術”和“文化”。其

中的“藝術”一詞，據考察，“它原來的意思是一種人類屬性，一

種‘技術’……終於成爲一種特殊的‘真實’———‘想像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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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藝術家’則終於代表一種特殊的人……”〔４〕。

探討“才學小説”，不可避免要遭遇“技術”、“技藝”、“遊

戲”、“藝術”幾個概念。受威廉斯的啓發，不妨簡要回顧一下有

關中文辭彙的語義變遷。中國古代“藝”的初起之義分别指才

能和技藝，這也一直是最爲常見的用法〔５〕。作爲專稱，它又被

當成古代統治階級教育子弟的六種科目或者早期儒家的經典，

即作爲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與“六經”（《易》、《書》、

《詩》、《禮》、《樂》、《春秋》）的代指。後者更繼而擴展引申到對

於一般文章經籍的稱呼，遂有“文苑”、“藝林”之目〔６〕。

“藝”、“技”連用合爲一詞的情況司空見慣。“才學小説”

裏凡射箭、舞劍乃至修築廟宇之專門技能皆不出此，略舉便知。

《鏡花緣》第 ９５ 回洛承志道：“燕家哥哥向來飯後總要舞一回

劍，今日爲何把這工課蠲了？”燕勇如是回答：“剛才俺見他們七

位哥哥所帶器械莫不雄壯精緻，想來技藝
獉獉

必是高强，所以不敢班

門弄斧。”夏二銘先生筆下：“府中也有射堂，奈水夫人自榮歸之

後，即不許家人僕婦們操練武藝
獉獉

，以避外人駭聽，連天淵也技藝
獉獉

生疏。”（《野叟曝言》第 １４１ 回）“初九日，國王、國妃、文施、公主

俱赴生祠遊玩。那天主廟基本大，改建起來，巍焕無比，前殿供

有國王千歲龍碑，大殿塑有文施渾身。大西洋人技藝
獉獉

極精，真個

呼之欲應，只少一口氣兒。”（第 １４９ 回）〔７〕

讀者應記得東宫太子對素臣的無上誇讚：“文先生經文緯

武，豐功偉績，如郭汾陽，而理學湛深，技術
獉獉

兼精過之。”（第 ８８

回）就前文情節來看，這裏突出主人公“古今無雙”的“技術”側

面，自是指其醫術高明，身懷儒、醫兼擅的本領。

通過《紅樓夢》，曹雪芹同樣展示出多姿多彩的清人文化生

活長卷。可見於第 ７ 回黛玉在寶玉房中解九連環作戲，尤氏鳳

姐李紈等抹骨牌，以及其他章回下棋、釣魚、看戲、猜謎行酒令、

擲骰子諸色遊戲的描寫。然而，相較《鏡花緣》百名才女遊園宴

會時持續的集體“狂歡”，又實在難稱“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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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藝”、“技”考察一個“戲”字。辭典中列舉的義項涉

及“角力、角鬥”，“嬉戲、遊戲”，“嘲弄、開玩笑”，“古指歌舞，雜

技等表演，今通指戲劇”〔８〕等多種。不過不難看到，當某一技藝

成爲遊戲的内容，當遊戲者存心比“技”賽“藝”一爭高下，當表

現遊戲的作者同時也以另一支筆穿插笑話搬演戲曲，或力圖在

“戲言成真”的情節敷衍、“人生如戲”的處世觀傳達等更加深邃

層面上有所作爲的時候，上述三個單字似乎在“才學小説”的文

本内部變得水乳交融難解難分起來。

昔韓愈作《毛穎傳》，除去“以文爲戲”的態度，還潛藏著對

於龐雜知識的一種本體論意味的推重〔９〕，二者所呈現出的糅合

趨勢值得我們注意。

自唐韓昌黎爲毛穎作傳，文人因之，往往爭新出奇，以

爲遊戲翰墨之具。然非問學宏深，筆力精到，雖有撰作，終

非本色語。故説者謂葉嘉江《瑶桂傳》大非《毛穎》比倫，或

出於後人僞筆，非長公肺腑流出者也，不亦然乎！……抑余

嘗聞昌黎因文以見道，余又不知《原道》與《毛穎傳》孰爲後

先也。子翰（即陸奎章）年富力贍，博極群書，當有佐佑六

經之文，如《原道》者，其肯終惠我乎！余日望之子翰，毋我

靳焉。〔１０〕

有明人將《原道》與《毛穎傳》對舉，此中包含的意味姑不置

論，特别之處還在其明確地將“文戲”與學問聯結，也就是特别

强調了小説家“博物君子”的側面。他向這條道路上前後相繼

的作者，或哪怕僅僅是韓愈的模仿者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他們不

忘何謂“本色”。

可以説，文學史上這一乍露端倪、初具雛形的文本特點，往

後漸趨明朗，到“才學小説”的時代已經蔚爲氣象了。其中又以

古典小説研究的兩位先驅學者都較爲關注的《鏡花緣》爲顯例。

《鏡花緣》裏論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談弈（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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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論琴（同），論馬吊（同），論雙陸（七十四回），論射

（七十九回），論籌算（同），以及種種燈謎，和那些雙聲疊韻

的酒令，都只是這位多才多藝的名士的隨筆遊戲。我們現

在讀這些東西，往往嫌他“掉書袋”，但我們應該記得這部

書是清朝中葉的出産品，那個時代是一個博學的時代，故那

時代的小説也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博學的牌子。這是時代的

影響，誰也逃不過的。

蓋以爲學術之匯流，文藝之列肆，然亦與《萬寶全書》

爲鄰比矣。惟經作者匠心，剪裁運用，故亦頗有雖爲古典所

拘，而尚能綽約有風致者。〔１１〕

近年來由於受“新史學”理論的影響帶動，以重視民衆日常

生活爲特點之一的新文化史的研究走向成熟。其中以明清專門

性的官箴書、醫學入門書、商業書、法律書、善書以及内容具備百

科性質的日用類書最受重視，成果迭出〔１２〕。明清小説學界，日

本學者小川陽一的論述珠玉在前，臺灣胡曉真也關注過 １８４０ 年

前後的一部女性彈詞小説《夢影緣》，並發現對其展開探討時，

“最重要的語境，當屬明清時代特别流行的善書文化以及連帶

而來的求仙渴望”。但大陸地區的反響似還不明顯〔１３〕。

值此際遇，胡適與魯迅對《鏡花緣》的上述評論特别值得今

人關注，其中藴含的洞見需要加以重温。首當明確的是，同樣處

於古代社會文化需求下移、知識增殖迅猛的階段，作爲一種歷史

現象的“才學小説”，具體地説是其文本技藝性特點，與論者以

富於入門性質的官箴書、醫書和商業書籍爲例，所提煉得出的明

清時期書籍史的特色———“技藝的文本化”〔１４〕，存在不少關聯，

形成一定呼應。揭櫫這一特點的研究，突出了技藝在文本中融

匯、變形的過程，是故不盡等同於重在對其考實的進路〔１５〕。而以

“文”爲主軸的自覺立場選擇，更讓我們遇到了“小説的製作”這一

課題。本文考察得出，“才學小説”實際便可視爲製作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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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製作”的角度觀之，《棗窗閑筆》“先覓出巧字眼來再作

書，何難之有”〔１６〕所代表的對於小説做法的認識，也是包含偏見

與不察的。具有不可思議之巧、往往令讀者拍案驚奇的藝文之

作，固然一方面有賴於作家才性的飛揚靈感之迸發，但亦不可過

分誇大變成醉心神秘的迷信。此外，把衆多技藝引入文本的做

法，確有出於作家主觀傾向的可能，也由此給寫作帶來不少翻天

覆地的變化，足以令人大開眼界，對此同樣應給予充分重視。

對於轉用新概念的基本依據的説明，已涉及其内涵界定或

特徵描述。概言之，下文將在“技藝進入文本”與“技、藝之間的

文本”兩個層面繼續展開討論。“讀者品味這些謎語，再看後文

結局，才會相信此書中詩賦小令而下並無一句空話”，“集小説

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者小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

人同同一戲，妙極”〔１７〕———這兩句《紅樓夢》批語中，前者强調

的是技藝與小説的高度融合成就，後者則反映出評點家在“文”

與“技”兩個方面同樣表示愛賞，是故大致可以用來作對應。進

而，我們還將具體考察這些獨特文本的製作方法並分析其成因。

最後，從這一重要特徵出發，對纏繞“才學小説”身側的若干爭

議作出新的思考將成爲可能。兹作簡易圖示如下：

二、 技藝進入文本：“才學
小説”的突出特徵

　 　 檢視古代小説的歷史，以洪邁著《夷堅志》爲例的一部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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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固然存在成書草率、取材泛濫等缺失。但，蒲松齡式的“集

腋成裘”畢竟仍屬於良性創作現象，且在相當數量的作者那裏

出現。《棗窗閑筆》中《鏡花緣書後》條把主要矛頭指向了作者

李汝珍的自誇其書，很大程度上可視爲開啓了後世對此類小説

不滿的先聲。試歸納裕瑞的主要觀點，首先是認爲作家所持不

過奇巧、雜學，遠非“真學問”，其次，那些用於衍生酒令的奇巧

字眼，亦未必盡出本人捷才，很可能是長年搜羅又託人代尋由此

“雜湊”出來的。後一點儘管出自輕蔑態度，但也客觀指出書中

酒令描寫的形成特點。因此换個角度看，裕瑞所言未嘗没有提

示後來讀者注意稽尋小説家苦心經營的痕迹。

關於《野叟曝言》，第 ４７ 回佚名總評即稱：

此書講道學，籌經濟，談地測天，較武論文，無不原原本

本，窮極要妙，此其本領之大也。而一切九流雜説，亦必該

貫迥異，可朋受而不可小知之。君子尤人所難；前此拆字相

面，已見一斑；今更遊戲
獉獉

而談星賣卜，扞江海，奉真如，慣走

江湖者。

除去醫道，這基本上概括了該書的各類學問技藝内容。引

人注目的還有作家對江湖經驗的引入。文素臣經常吞下“易容

丸”變身吳鐵口，談星賣卜、起課測字、相面算卦，無所不能。書

中曾細緻描寫了他與任公在豐城江中觀看走刀尖、放對、高空走

索的經過，後來又親自爲那兩個走索的賣解女子碧蓮、翠蓮打抱

不平，許配婚姻，收其爲部下———“將來我有機會，便來提拔，替

國家出力，剪除叛逆，建立功名，博個夫榮妻貴，不强如在江湖上

撮弄度日。”〔１８〕不難看出，在作家設置的政亂國危的特殊情勢

下，主人公不分三教九流地網羅天下英才，便似乎天生獲得了合

理性。然而，忠君救國的動機掩飾不了其行爲與儒家思想約束，

特别與官方意識形態和法令構成衝撞的事實。出於對雜技藝人

的嚴重偏見，康熙帝曾在全國禁止其演出，强令其改行。雍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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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有過下令查拿的情況。故此，現實生活中藝人們“只好一

些個體或三五成群，雲遊四方，撂地演出”〔１９〕。他們能被小説家

用不少篇幅加以表現，也不能不説與“野叟”寒儒∕權貴勢族之

間的緊張關係有關。

乃有交深共硯，誼切同袍，久闊騷壇，特邀文會。見此

生之太瘦，疾抱河魚；■厥命之難長，醫求扁鶴。則有妄解

内經之旨，漫托杏林；初知本草之名，輒誇橘井。聞呼而至，

操術以登。藥不備於籠中，方更忘乎肘後。温涼並進，攻補

兼投，十有九非，百無一效。久而三焦積熱，六脈芤空，氣若

遊絲，形同槁木。或請其强步，行必扶床；或勸以加餐，食難

下箸。病既不同司馬，疾還有異伯牛。……必死是焉，豈有

名醫延絶命；先生休矣，從無良藥療相思。〔２０〕

《燕山外史》卷一的這段文字是小説唯一集中談論醫藥的

地方。並且很顯然，所有的談論只是圍繞發生於竇生、愛姑這對

才子佳人之間的佳話，運用著善於渲染而非白描的駢體語言。

相對於曾著《醫學發蒙》並將其化用於藝文的夏敬渠，相對於貢

獻出古代醫藥描寫最多小説的李汝珍 〔２１〕而言，這位才子的筆

觸實在過於空靈宛轉、遺貌取神、不著痕迹了。

除了相關的創作、評論資料乏善可陳，陳球的這部小説還以

其駢體特徵，在四部才學小説中殊稱異類。本文並不以才藻之

美視爲其獲得“正名”的唯一資格，否則就容易將其與《遊仙窟》

以降重視“詩筆”的唐傳奇發端，直至明代“剪燈”系列影響下大

量孱入詩詞的中篇傳奇小説這樣的脈絡，簡單聯結起來。而實

際上，無論從産生還是接受來看，《燕山外史》的近源和主要由

來乃清代駢文振興的歷史背景。學問風氣與文體滲透的雙重作

用引發了這樣才、學並舉的寫作。何況上文所引竇生染上相思

病且病入沉屙的一段鋪叙，如此深得駢文體性，從另一角度實現

了小説一體所要求的情節展開，誠可謂“踵其事而增其華，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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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加厲”。

這裏還想提出陳球對竇生忽然病癒的描述，以往也未見人

致意。俗稱“心病還需心藥醫”，由於對症下方，輕薄小兒願效

崑崙奴的允諾激發奇效，果真“疾非不治，事尚可爲”。作者如

是形容：

孰意生也，聞而喜甚，起乃霍然。無煩投腦後之針，自

有舌鋒可愈；不必賣壺中之藥，偏將口蜜能瘳。蓋無以爲

歡，鬱生肝膈；而投其所好，沁人心脾。吟杜甫之詩，能驅鬼

瘧（鬼瘧見《東醫寶鑑》）；讀陳琳之檄，可愈頭風。豈有他

哉，職是故耳。

老杜的詩篇、陳琳討伐曹操的檄文就如同枚乘的賦作《七

發》一樣，可拿來“以文爲藥”，這是否意味著醫藥進入文本的另

一種形態呢？海外學者曾提出，晚明以來的小説閲讀有被當成

醫治身體途徑的看法。其實，此期的醫學書籍與日用類書也同

樣在滿足讀者這方面的需求和期待。正如學者所認識到的：

“在這股潮流中，小説不僅是被當作醫藥來想像，某些包含有關

醫學叙述的小説———例如李汝珍的《鏡花緣》———甚至本身就

被視爲具有承載並傳播醫學知識的功能。”〔２２〕

當然，除了已經列舉的賣解算卦、天文曆算、醫書藥方以外，

包括其他小説在内的古代典籍，通過言談、詩文、酒令等形式大

規模地進入這些作品的文本現象，也應得到高度重視。事實上

幾位作家對於經史的稔熟至多只能看成其文化素養不凡的表

現，而讓人物動輒就高文典册義理正道作出長篇的商談辯難，則

似乎容易給很大程度上遠離當時文化語境的現代人留下“炫才

耀學”的印象。但這多半已是才學小説作者始料未及的閲讀

“效果”了。

需要補充指出的是，自戰國至魏晉南北朝，博物體志怪小説

已經逐漸發展成熟起來。包括《山海經》、《神異經》、《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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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玄中記》、《述異記》在内的作品，以其豐富的“遐方異物”

知識，同時滿足了國人好奇心與想像力方面的需求。説起這一

傳統的嫡系，自然可以列出下面這份名單：唐段成式《酉陽雜

俎》、宋陶穀《清異録》、宋李石《續博物志》、明遊潛《博物志

補》，但其本身已明顯式微。適逢其時，應運而生的，正是《鏡花

緣》等才學小説———其中的知識性質、範圍、形態等已經發生了

劇變，並與技術、游戲、才華、學問等交融到一起。這，應當是我

們打量才學小説時不能離開的背景。

三、 文本在技、藝之間：“才學小説”
藝術分析的補充視角

　 　 了解“技藝進入文本”的基本面貌後，還應看到衆多“技藝”

得以堂皇呈現於這些文本，實與一代風氣習尚密不可分。清儒

錢大昕所言“數”乃“六藝之一，由藝而明道，儒者之學也”〔２３〕，

典型地反映出士人對於傳統觀念的繼承。世知明徐光啓以下士

大夫好論天文曆算，清初王錫闡、梅文鼎專精此業，聖祖康熙的

濃郁興趣更起到上行下效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結合清代學術

的風氣特點，論及天文曆算之學的發達原因，還存在另一個方

面。這也就是梁啓超的解釋———“天算者，經史中所固有也，故

能以附庸之資格連帶發達”，所謂“經學家什九兼治天算”〔２４〕。

這兩條可以拿來解釋具備不同學問傾向的夏敬渠與李汝珍，都

在小説裏花費筆墨塑造此道中人，如素臣小妾劉璿姑、兒子文鳳

以及百名才女之一米蘭芬的原因。

不可忽略多種文本在引進過程中出現並軌、匯流的情況。

迥别於按照既定規則需要吟詩念文的酒令，或者本身就是音韻

學遊戲的“空谷傳聲”（一名射字），這主要依賴於作家創作中巧

妙的構思剪裁能力，故而再次展現其寫作才華。

先從“才學小説”出現的屬對，也就是對對子的情況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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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者慣從童蒙教育的角度對待〔２５〕，乃著眼於神童現象及其

心理崇拜的確然存在。早慧高才敏捷應對者，往往能得到“日

後必有大成”一類的獎掖之辭。相比《燕山外史》卷一提及“九

齡應客，謔言解對楊梅；兩髫登筵，隱語能知荷藕”，文素臣考較

諸子功課的描寫，更加深至詳贍，看似這是作家發揮臆想自矜才

學的表現，實則在文化爛熟期的清代，尤其是江南地區，有著深

厚的社會基礎〔２６〕。

謝和耐（Ｊａｃｑｕｅｓ Ｇｅｒｎｅｔ）説古代中國教育中詩歌地位重要

的一大原因，在於屬對的普遍要求，“老師要求兒童仿照已經學

會的詩，用相近或相反的字和詞作詩”。清初酌元亭主人《照世

杯》叙寫湖州烏程縣鄉里的穆老漢，進城一趟受到啓發，將自家

的幾間房子改造後做起了公廁的生意。爲了起個像樣的店號，

特地請來鎮上的訓蒙先生。誰曾想這位先生肚裏的小九九卻

是：“我往常出對與學生，還是抄舊人詩句，今日叫我自出己裁，

真正逼殺人命的事體。”〔２７〕至於《鏡花緣》第 ２３ 回，林之洋到了

淑士國以後，遇生童而聞“詩”遁逃、見小學生就作“對”耍寶的

表現更從反面與謝氏的話形成映照。

再來看一個把其他小説、醫藥和笑話〔２８〕等“輔料”添加進

文本“主菜”的絶佳例子。衆所周知，《鏡花緣》之傳佈藥方，往

往既要以“秘方”粉飾，煞有介事地推出，同時又借助人物病癒

證明其功效神奇。第 ９５ 回描寫十二位公子“因舊恙筵上談

醫”，説的是卞壁回憶起三歲時身染驚風命在旦夕之事。接著，

廉亮、薛選、魏武、唐小峰等連番發問，由卞氏“現身説法”，在回

答時轉述救命恩人———“素精岐黄”的史勝的話，將“小兒驚風

乃第一險症，醫家最爲棘手”這個困難，通過查病因、論病理、責

庸醫、説醫方而娓娓道來，予以破解。

除了所謂的“不傳之秘”吃活蠍的辦法能引起今天讀者的

興趣以外，令我們倍加注意的，還有這次治療的準備與後續部

分。據説史勝這位隴右寒士之所以需要僞裝成化緣道人，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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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當初卞壁之兄幼年染上此症時，“此人獻方，我家父母聽了醫

家之語，竟不肯用，以致耽擱無救；所以到了小弟染患此症之時，

不敢再去獻方，只好托了一個道家，暗用此計，把小弟騙出。他

即替我推拿服藥，竟自醫好”。這很容易讓人揣測，作家對癩頭

道士與賈寶玉的故事做了重新改造，尤其還匠心獨運地打上了

自己的烙印“揭開”了道士的“真身”。而到了講解醫理藥方完

畢，卞氏又開講了一個大方脈與小兒科鬥毆的笑話。這既是李

汝珍遊戲本性的顯現，自然也有助於中和前述大量知識造成的

單調乏味之感。

《野叟曝言》第 ６９ 回在前面大量村笑話、風流曲兒的基礎

上愈出愈甚。“男道學遍看花蕊，女狀元獨佔鰲頭”的回目名稱

已經點出其内容之不堪，從來也被徑直視作“誨淫”受到一致鞭

撻。更何況，總評既承認“此回淫褻極矣”，卻又極力辯解“非作

者故意遊戲作此穢惡之聲”，甚至認爲是顯出了素臣“目中有

妓，心中無妓之本領”。這似乎更欲蓋彌彰，激起了現代研究者

對於僞道學的切齒不滿了。

本文所要予以重新探討的，還並非如晚近論者指出，以李又

全衆妾諸般醜行喻作“考狀元”對於科舉考試的惡意嘲諷，而在

於這場“限制級”演出中演員的華美外衣。自稱考官，負責指揮

衆舉子入場，後也下場入考的五姨娘首先發令：

請先生床上靠定，看諸姊妹各獻技藝，獻技時要先吃粗

樂，鑼鼓一止，作起細樂。獻技人上場要一齣一齣搬演，如

做戲一般，方有興趣。

果然，接下來，讀者看到不亞於《夢溪筆談》所載民間口技

的“口琴”，“左右旋轉，折腰擺肩，弄指舞臂，渾身綿軟，竟似一

根骨頭也無”的柔術，看到一幕幕出神入化令人瞠目結舌的肚

皮舞、踢毽子、前滚翻、翻筋斗……凡此稱得上“軼態横出，瑰姿

譎起”〔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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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獻技”帶有競賽性質，這些表演愈往後愈具比拼意

識，難度也愈大。翻筋斗花式不一，用牝户奏出的細樂居然可以

宛若天籟變化無窮……素臣的反應顯然談不上“心中無妓”的

淡然處之，其道德譴責也並未當場表露，驚險、好奇、讚歎，甚至

是恐怖，這些似乎只是作爲一名觀衆在欣賞李氏家班的文藝與

雜技演出時，自然不過的感受罷了。作家顯然也在一支筆的化

身多人各顯神通，在形容刻繪特别是“犯中求避”的遊戲中，得

到了極大滿足。

由於“文戲”精神的塑形作用，由於“技藝”滲入文本，“才學

小説”身上這種遊戲的自我表現的意味顯得更加濃烈。對“技

藝性文本”特質的界定與闡述，正有助於深入説明此點。

具體地説，除了《燕山外史》直承以文章作小説的趣味，

“文”的突出明顯以外，《蟫史》中術士鬥法時單純爲了比拼本領

高下，又或爭相施用巧詐變形爲“師”〔３０〕，都只是以張揚才智異

能、贏得尊重禮敬爲目的，生死血仇似不明顯，忠奸敵我時被模

糊。前面提及夏敬渠敷衍了大段文素臣深陷淫窟的文字，以往

被學界過於簡單地判爲作家僞道學的罪狀、“變態心理”的鐵

證，但本文認爲，追究其創作緣由時不宜脱離具體的表現方式。

作者沉浸於李又全妾氏“獻技”描寫的過程中，起初被高舉的

“廉耻”尺規，已經逐漸被棄置一旁。刺激感官的首先是場景中

技藝的奇絶精妙、世所罕見，以及作者對諸多技藝的文字傳達

（他當然亦是對此自負，爲别書罕見），其次方爲淫靡不堪飽受

後人詬病的一幕幕。至於《鏡花緣》，其中知識技藝與道德危

言、慘禍預兆與諧謔趣味所構成的强大張力，也正是其恒久藝術

魅力與寬廣闡釋空間的一處源頭活水所在。

表面看《鏡花緣》的後半部分，明顯出現了人物焦點的分

散，故事結構的鬆散枝蔓，以及種種表現的堆砌、描寫的重複。

可末 ２０ 回是否果真蛇足？果真見出江郎之才盡？實際上，李汝

珍的書信《與許喬林》清晰反映著對於百名才女盛事壯觀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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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由是可見作家們苦心孤詣修改原作於一斑：

目前雖已完稿，因所飛之句，皆眼前之書，不足動人；今

所擬飛之句，一百人要一百部書，不准雷同，庶與才女二字，

方覺名實相稱，方能壯觀！〔３１〕

完整還原真實的創作過程似難於登天，可是本文相信，與其

指摘所謂的“雜湊”弊病，而容易喪失“了解之同情”，倒不如經

由文本在技與藝、創與作之間的兼合性質加以解釋。因此《鏡

花緣》乃至整個“才學小説”，在我看來，仍是對歷史上諸如王勃

文不加點寫下《滕王閣序》的例子的翻新：即席發揮的背後是胸

有成竹，“真才子”也從不避諱“腹稿”〔３２〕和宿構。

再者，以往研究者對“才學小説”的批判時或拘於狹窄的小

説藝術標準，似乎很容易就“發現”作品在情節展開（連貫、曲

折、均一性）與人物塑造（個性鮮明、對話生動）等方面的所謂重

大缺陷。然而，無論是作家從事人物塑造時，身份素養、言行舉

止、思想意趣方面的經營，還是這些作品反復出現的靜態場景之

設定———賦詩言志、宴會高談、遊園戲藝、賽詩辯難、論學議古，

以及動態情節之敷衍編排———離合聚散、病災存殁、異域歷險、

衛護征伐、對陣鬥法，凡此皆爲“才學”的滲入、融合與發酵提供

了相當的準備條件，文本形式上由是也發生了諸多顯著的變異。

這裏還希望强調問題的另一方面。今人需防止誇大天才靈感的

傾向，而更加注意作家類似民間藝人、匠人或《歸田録》裏賣油

翁那樣的工夫辛勞。長篇小説的例子至爲顯著，它們往往不是

一揮而就，而經歷了漫長運思撰作及反復增益删改始告完成。

四、 文本製作法舉要

進一步深入“製作”的主題。前文提出可將“技藝性文本”

確立爲“才學小説”的重要性質，並由此視點進窺作品的産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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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那麽這一性質本身如何萌發呢？

可以認爲，試圖回答爲什麽“才學小説”時期，會集中出現

技藝進入文本並産生若干特殊文體樣式的問題，所涉必然相當

廣泛紛繁。既包括揭示創作層面小説家的動機態度、表現手法，

又離不開探考彼時社會文化影響下這些文本的文學或非文學性

質的接受。限於篇幅，下文的論述僅著眼作家個人因素，具體説

來又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作家觀念中“戲”、“藝”、“技”的融合貫通。

明清時期的不少作家、批評家對人生、對歷史都具有深刻的

戲劇化體驗和感悟。既然盛衰生死不過是開場謝場，那亦真亦

幻的藝文之事豈非天然的舞臺道具？馮夢龍説得好：“迂士主

文而諱戲，俗士逐戲而離文。其能以文爲戲
獉獉獉獉

者，必才士也。尼父

之戲也以俎豆，鄧艾之戲也以戰陣，晦翁之戲也以八卦，何獨文

人而不然？且夫視文如戲，則文之興益豪；而雖戲必文，則戲之

途亦窄，或亦砭迂針俗之一助云爾。”〔３３〕《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

志》書末“三國全評”亦謂：“天地一戲場也，古今一戲文也，人生

一戲子也。三國時，群雄並起，十八諸侯開場，一只司馬煞局；中

間東吳、西蜀、北魏，無數扮演。由今觀之，一戲而已。”〔３４〕

反映於創作，《鏡花緣》第 ８０ 回才女酒令嬉戲時的一個刹

那，就是明證：

言錦心道：“我出‘直把官場作戲場’，打《論語》一

句。”紀沉魚道：“‘直把官場作戲場’，我打著了，可是‘仕而

優’？”

這些體驗與感悟直接影響到吾人所謂“戲入稗官”的文本

交融現象，適可補充已經論述過的“技藝進入文本”的諸方面表

現，詳情容後再叙。

同時也應看到其具備競“技”爭勝不讓前賢時哲的意識，由

此“技”與“藝”得以溝通。如前所述，“戲”字原本有“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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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鬥”之義，《國語·晉語》載：“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

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昭注曰：“戲，角力也。”〔３５〕此

可對照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提出的“正犯法”，“正是要故

意把題目犯了，卻有本事出落得無一點一畫相借，以爲快樂是

也。真是渾身都是方法”〔３６〕。它作爲小説創作的一種藝術經

驗，同時當然也是才能的表現，幾乎成爲後來所有作家、評論家

的共識。出於對這方面的成績深信不疑，《野叟曝言》總評裏出

現的不少明清著名章回小説或被視爲緑葉，或則成爲作者的箭

靶。而李松石的自序裏，交代其所以自稱“真才子”，是緣於不

滿已有的“才子書”、“舊稗官”。故而不難理解，陳文新所發現

的這部小説故意譏刺《封神演義》“心血來潮”的細節。其第 ８８

回麻姑所念長詩，用意在於回溯才女已有經歷，並提點接踵而至

的命運走向，可正如夏志清分析，其中又頗能見出與前人蘇蕙爭

雄的心理〔３７〕。

《蟫史》可能是利用了一些當代素材，例如有關傅鼐的怪

説，但同時應當注意其“自我作古”（小停道人《蟫史序》）所反

映的創作手法問題。尤其是其中名目繁多、數量可觀的表、奏、

檄、詔、誄、文，極大地改變著原本單一的散文體式。陳藴齋則乾

脆標榜起“自我作古”（《燕山外史·凡例》），所謂“史本從無以

四六成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無所逃罪。第托於稗乘，常希末

減”，解釋寫作動機時雖採取迂回而進的路綫，卻又在行文首末

透露出相對於自己的師法對象六朝駢文大師與當代名家，終得

别樹一幟的興奮。

其二，在將觀念運用於寫作或者只是不自覺地受其浸染的

同時，“才學小説”作家們把承繼前人與自加發明的兩方面結合

起來，展示出一系列文本的製作方法。

换個角度看，即將考察的是“才學小説”産生機制中的製作

作用。本文主張應當從“文戲”的創作傳統與清學的時代氛圍

兩個向度同時出發，統觀“才學小説”的作爲。如此方不至於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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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遊戲態度、知識趣味和小説創作的自身規定性，對刻意標榜的

道德觀的稀釋沖淡，以及儒門正統、理學教條所受世俗智慧的衝

擊抵消，也才能發現“以文爲戲”的態度和策略，與作家本人身

負的學術精神一道造就文本製作法的有趣情形。

首先領略人物塑造的拼貼堆垛方法。在《〈三俠五義〉

序》〔３８〕這篇文章中，胡適公佈了他古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發現，

曰“箭垛式人物”———

就同小説上説的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本來只

是一紮乾草，身上刺蝟也似的插著許多箭，不但不傷皮肉，

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除了黄帝、周公，他還發現：

包龍圖———包拯———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

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

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身上。在

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説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

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包龍圖遂成了中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了。

對古典小説史面貌的觀測，正可以依循此種思路。不過其

結果是，也有一些人物並非從前往後的積澱層累構成，而仿佛百

川入海，組裝拼貼出“新”的人物。這種塑造方法的好處大約是

既向讀者提供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又帶來“似是而非”的陌

生化效果。典型者非文素臣不可。文素臣形象之所以誕生，不

盡等同於民間傳説的流傳擴散作用，更多是有賴文人作家的廣

博知識。具體到夏敬渠身上，當然還應看到，對所謂士人精神作

堅守承傳的明確意識在發揮影響。

屠紳塑造的苗女鬘兒以善哭特點被强化，何其酷似《武王

伐紂平話》裏的妲己。再如奇人葛天民（卷之十葛琵琶壁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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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的例子。這一形象的構成一方面是從《搜神記》到《聊齋志

異》的志怪叙事一直遵循的物怪化人的規則，也即讓基本的形

體特徵有所保留，可謂“變形”中的不變。表現爲葛天民外形腹

大，狀若蠍子。另一方面，更能體現“才學小説”特色的是這一

形象的歷史性來源。本回交代其不滿兵事，高唱一曲《寄生

草》，仿佛經歷安史之亂的樂工李■年再世。又，於壁間行刺的

情節，儼然戰國豫讓，無怪卷末的“詮曰”首先梳理回顧三代至

唐的一段刺客列傳，繼而順理成章地對此回予以刺客續傳的評

價。正文與自評形成的呼應，恰恰彰顯作家之才學。

站在“製作”的角度看“才學”，則“才學小説”可謂上佳標

本，將引領吾人探尋作者思維方式的轉向：由今溯古從後推前

變爲由古衍今取前濟後。相較人物塑造的方法，散落在這些作

品裏的情節和語言的典事，也將對此作出有力的説明。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屬

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

才學褊狹，雖美少功。”〔３９〕文章家或文學家使事用典的手法（同

時也是習慣）很早就受到古人的注意。“典故”似乎生來屬於詩

文領域的範疇。那麽，小説尤其是以“才學”稱名的“才學小説”

中，用典的情況是否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當作何探

討呢〔４０〕？

作爲駢文與小説兩種文類的結晶成果，《燕山外史》用典之

既多且密，原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在 ２０ 世紀初期，打倒

“選學妖孽”的口號征服相當一批文化精英的時刻，它和其他文

采斐然的文言小説因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而受到冷落和鄙

棄。贊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八事”之一“不用典”主張的錢

玄同即謂：“至於近世，《燕山外史》、《聊齋志異》、《淞隱漫録》

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戲曲，小説，爲近代文學之佳者：小説

因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尚少……”〔４１〕能不能用尚存很大爭

議，遑論進而發掘小説這方面的特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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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加觀察“才學小説”作家有意爲之的借資。一方面可能

是出於“文人狡獪”的作用，例如《鏡花緣》第 ７７ 回百花圃中，紫

芝在回答才女陳淑媛的疑問，即列舉有案可稽的花草是否能用

近世書籍時，便徑稱：“只要有趣，那裏管他前朝後代，若把唐朝

以後故典用出來，也算他未卜先知。”另一方面，則確然反映著

對於小説體性的認可和發揮。第 １６ 回“以蕤叩鐘”的使用，突

出了黑齒國才女通於古書的不同凡響。

紫衣女子聽了，因欠身道：“婢子向聞天朝爲人文淵

藪，人才之廣，自古皆然。大賢世居大邦，見多識廣，而且榮

列膠庠，自然才貫二酉，學富五車了。婢子僻處海隅，賦性

既鈍，兼少見聞，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每每未能窺尋其端。

藴疑既久，問字無由。今欲上質高賢，又恐語涉淺陋，未免

‘以蕤叩鐘’，自覺唐突，何敢冒昧請教！”多九公忖道：“據

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看來書是讀過幾年的。可惜是個幼

年女流，不知可有一二可談之處。”

《禮記·學記》和《墨子·公孟》原有以鐘比喻君子或師者

的説法，“以蕤叩鐘”首見於《漢書·東方朔傳》〔４２〕。不用説，小

説中在其出現前，紫衣女子亭亭的這番應答已然稱得上知書達

禮、典雅整飭，可從文氣上不難感受到，句末的引用，其效果不容

小覷。我們幾乎可以想見多九公心中響起一陣小鼓以前，或許

還不自覺地倒吸了一口涼氣，是而不得不佩服李汝珍量體裁衣、

代人立言乃至“立心”〔４３〕的功力。

“問道於盲”初爲學者常用的自謙語，顧炎武在《與友人論

學書》裏寫道：“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

盲。”〔４４〕很有意思的是，一旦經過小説家之手，其用法出現截然

分化。在以諷刺爲特色的《儒林外史》（第 ８ 回）、《鏡花緣》（先

後見於第 １９、２２、２３、３１ 回）中，“反其道而行之”地嘲笑陋學者

就仿佛成了規範用法一樣。這與《好逑傳》第 ７ 回水冰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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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中玉、《兒女英雄傳》第 １４ 回安老爺笑話安驥問地方時錯找

旅人〔４５〕相比，明顯翻出了新意。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對比其他小説的表現，《鏡花緣》的

特點顯然首先在於回歸到商量學問的原生場景，恢復了語詞醇

正的意義。其次則體現於借助音韻學中的“反切”知識，故意藏

起謎底只留謎面，衍生出多九公因爲大言不慚被海外才女羞辱

一番，好生得到教訓而心有餘悸的完整故事。若要再舉妙用之

三，應該是讓讀者在近乎親臨其境的閲讀過程中感同身受，對包

括音韻在内的真才實學由衷激起興趣吧。李汝珍《李氏音鑑》

在當時的多次出版刊行即爲熱烈反響的結果。

再則是第三種方法。以上勾畫出幾部小説在人物塑造、對

話設計、情節衍生的特色，究其原因，自仰仗於作家歷史傳説和

見聞掌故的豐厚“才學”積累。不過，倘使結合時代影響來觀照

創作過程，也可能出於考據思維的逆向運用以及博證方法的移

植。“才學小説”作家們總是“不打自招”，樂於明示現代學者孜

孜以求的人物原型、故事母題，似乎從不願意故弄玄虚地把發明

權攬在懷中。在這一點上，他們簡直有些“越俎代庖”。

推想《蟫史》卷之八點金道人遭圍，針道人、砭先生的“誕

生”，很可能因名出人、人如其名，由古代“點石成金”的説法獲

得靈感。須知，其本領就在於“一點金爲石用於攻，一點石爲金

助益守”。苗地女酋慶喜的頭頂則始終懸掛著一柄利劍，認爲

自己無法擺脱“紅顔禍水”的陰影。在答復對自己情真意切以

死相許的噩青氣時即謂：“兒即可死，如天下人之不肯死我何

哉？夫使在夏爲妹，在商爲妲〔４６〕，在周爲褒狄，在秦爲邯鄲姬，

在漢爲趙燕，在唐爲楊環，在南北朝爲靈太后、徐淑妃，在陳隋爲

陳茜、蕭巋之女，一日不死，天地爲愁。”

想要乩測作家們的思維方式，前引《鏡花緣》第 １９ 回的例

子在此可以重作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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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九公道：“林兄且慢取笑。我把來路説説：當時談論

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們不知反切，向紅衣女子輕輕笑道：

‘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閭滿盈”麽？’那紅衣女

子聽了，也笑一笑。這就是當時説話光景。”林之洋道：“這

話既是談論反切起的，據俺看來：他這本題兩字自然就是

甚麽反切。你們只管向這反切書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多

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們被這女子駡了！按反切而

論：‘吳郡’是個‘問’字，‘大老’是個 ‘道’字，‘倚閭’是個

‘於’字，‘滿盈’是個‘盲’字。他因請教反切，我們都回不

知，所以他説：‘豈非“問道於盲”麽！’”

也就是説，從“問道於盲”到“吳郡大老倚閭滿盈”，這原本

是反切用法的正常順序。但既然松石希望在小説中展示掌握了

音韻學知識者的優勝，毋庸質疑就得遵循其規律和限定（當然

懸念的設置、“包袱”的抖落，在他是多多益善唯恐不足）。於是

在藝術表現的次第順序上，“問道於盲”不僅成爲謎底，更遠隔

數回才徐徐揭開真相，令人物“猛然醒悟”———由此一端，似可

對“才學小説”整個創作過程的共性部分作出管窺。

“才學小説”的典事活用，如果説李汝珍的具體辦法是“故

典新翻”，那麽就可以“古典今用”爲《野叟曝言》中的這一製作

法作進一步的命名。

其實，王瓊玲雖未予以應有重視而作明白揭出，但確從“講

史小説”的角度對此已有涉及。她指出：“精通史論又博知史事

的夏敬渠，取前朝獻策或出擊苗疆的大臣、名將，如：韓雍、廷

瓚、歐磐、武清、王越、許寧、周玉、萬安、王軾等人的功勞，歸併於

文素臣一身。”〔４７〕

非但如此，以第 １ 回的文本内證就很能説明問題：

且説文素臣這人，是■■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

羅星斗。説他不求宦達，卻見理如漆雕；説他不會風流，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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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

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

旁通曆數，下視一行。間涉岐黄，肩隨仲景。以朋友爲性

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

名士。

漆雕、宋玉、司馬相如、諸葛亮、僧一行、張仲景〔４８〕……夏敬

渠以他的知識背景與歷史視野馳騁筆鋒，是魯迅所云“雜取”後

“合成”的辦法的極致。世人喜談有清一代對整個古典文化的

集大成，於此一斑竟得窺見。至於文素臣的“莫逆交”景日京，

則以“天性爽直”的評語登場。固然這一人物的功能主要在襯

托素臣既有血性更爲真儒，但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其個性“片面”

或謂“典型”的來由———可由其自抒志向看到“堆垛拼貼”的痕

迹：“遇有際會，捫虱而談，下馬作露布，上馬殺賊，如耿恭、班定

遠輩，立功絶域，圖像淩煙。”史傳記載班超“投筆從戎”的佳話

自不待言，同出東漢的將門之後耿恭（伯宗）則是力敵匈奴車

師、苦守疏勒城，有著時稱“節過蘇武”的忠義事迹〔４９〕。不過此

二人的風采與品格還並非景日京的“定妝照”，作者實際上受啓

發於一部赫赫有名的唐傳奇，幾乎提出“景日京 ＝虯髯客”的等

式，且又賦予其新的變化。

試看新一代的“虯髯客”對於“太原公子”不僅徹底折服，更

願效犬馬。他對於隱逸的逍遥生活並不熱衷，卻要雄兵横掃歐

羅巴洲大小七十二國，竟代其重植文明，企圖以儒教取代天主

教，將文聖人的事業推向海外。因此作家的小心推導過程，特點

在於彰顯其人“本性”的同時，更耐心皴染，著意强化了所謂外

部“熏炙”的作用，借助其他人物以及“總評”的聲音，一次次反

復論證〔５０〕。

因此，無論是現實生活中的“模特”，抑或存留在紙面口頭

的“原型”，總之作家在從事人物設計時胸中腦中活生生地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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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個個人物的樣板，從容不迫地採取比照式的寫法，仿擬

之，變動之，單寫之，糅合之，由此達成其創作抱負，充滿雄辯力

量地證明其“古今無雙正士”的命題〔５１〕。由“雜多”突出“唯

一”，這一方法的運用，實質也正如同其在題材與風格方面所實

現的跨類之類的創新一樣。

我們説“才學小説”作家繼承並創立了一系列製作技藝方

法，其中最能體現“才學小説”的文化品性者，當屬“製”謎“作”

戲穿插圖。技藝性方法的具體操作性與普遍意義亦可由此點充

分見出。

１９２８ 年錢南揚因《謎史》的出版，被顧頡剛譽爲當時“研究

古代民衆藝術”之“第一人”。該書在談到清代謎語時敏鋭觀察

所得結果是，“就説部以推今謎進步之迹，思過半矣”。值得一

提的是錢先生所舉三部小説，“以謎語點妝事實者，莫先於《紅

樓夢》，莫多於《鏡花緣》，莫精於《品花寶鑑》”〔５２〕。本文的著眼

點則在於，《鏡花緣》裏不少燈謎的設計巧用謎格，借其考驗猜

謎者的典籍與文字知識，既富於雅趣，能帶給讀者智力的愉悦，

同時還貫徹著作家始終如一的“别開生面”的追求：

余麗蓉道：“我出‘日’旁加個‘火’字，打《易經》兩

句。”緑雲道：“此字莫非杜撰麽？”哀萃芳道：“這個‘炚’

字，音光，見字書，如何是杜撰。”芳芝道：“就是不成字，也

可算得 ‘破損格’。”張鳳雛道：“可是‘離爲火、爲日’？”麗

蓉道：“正是。”薛蘅香道：“這個‘離’字用的極妙。往往人

用‘拆字格’，都渾淪寫出，不象這個拆的這樣生動，這是拆

字格的另開生面。”

這種追求與以燈謎深隱悲劇性寓意指向的做法，顯然是

“道不同，不相爲謀”。例如《紅樓夢》第 ２２ 回裏的“製燈迷賈政

悲讖語”故事，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粘上紅樓姊妹們所作的燈

謎，由正走向年邁衰朽的父輩逐一察覺嬉戲背後的讖語，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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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爲戲耶”的驚詫與悲戚。

不過，這又未必不是李松石出於“知人”與“自知”的精心安

排。口無遮攔性情真率的孟紫芝曾抛出“嫁個丈夫是烏■”的

謎面，要求打《論語》一句，這恐是受到“呆霸王”薛公子的觸發。

不過，就謎底“適蔡”而言，作家重新“製作”的功勞又絶不可抹

殺。通過利用漢字多義特性，“適”、“蔡”分别取“出嫁”、“大

■”的意思，小説巧妙逗引出才女們欲遮還羞的禁忌性話題，對

其音容笑貌的刻畫産生了令人身臨其境般的現場感。據《冷廬

雜識》記載，清代流傳著江蘇震澤的神童倪孟機智應對“挑釁”

的故事，不過小説家即便對這類傳聞有所取資，對《紅樓夢》頗

爲熟悉的優勢一經發揮，還是取得了“錦上添花”一般的

效果〔５３〕。

第 ９１ 回因潘麗春（父親身爲御醫）行令時掣了藥名雙聲，

玉芝説道：“這牙籤有些作怪，倒象曉得麗春姐姐知醫，他就鑽

出來。”這樣的片段小説中實不勝枚舉。遊戲與人物身份才能

的貼合，可以看成作家“狡獪”創作心理的作用，也反映著其有

意而爲且樂之好之的製作技藝。

《野叟曝言》中出現的戲曲之多，對小説産生的影響已受到

重視〔５４〕。《滿床笏記》〔５５〕一劇，先後出現於第 ８４、８８、１１８、１４３

回，其特殊地位不言而喻。實際上，很可能此戲的主角先成爲夏

敬渠情節編排時心中效仿的樣板，後又變成超越的對象。具體

説來，自文素臣在紅瑶、赤瑛的婚禮上點了此戲之後，作家就借

助衆人聲口一致推其爲當世郭汾陽（子儀）。特别是太子評戲

時預言其“子孫必多於汾陽”在前，後登基爲天子再次命宫中搬

演此劇時不僅預言得驗，更由其五子自幼懂禮補充誇讚文素臣

家教有方之遠逾前人，可以説是“翻出一層”，效果愈加强烈。

“此戲無時無地無人不演，然未有切於今日者也！”夾叙夾議，人

物對話與戲劇演出同步進行也在古代小説中不算孤例，奇就奇

在“正本演完”之際，也就是文素臣等辭别之時。

９８５技藝性文本：“才學小説”的概念匡補與價值重估　



通過戲目的選擇，小説家不僅可以主動出面刻畫人物，同時

利用人物關係作側面烘托、輔助映襯，也是他們得心應手、手到

擒來之事。顯例如《紅樓夢》第 ２２ 回的賈母點戲，就活畫出老

祖宗的心理特點與身份地位。一般認爲夏敬渠的創作是在乾隆

三十二年到三十七年，我們自然没有證據在他與曹雪芹之間坐

實任何可能的直接聯繫。由於家教嚴厲、門風清肅，文府之呈現

一派興旺景象，自非原先那個“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

所遭遇到的“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内囊卻也盡上來了”（冷子

興語）的危機可相比況，可就連家長看戲的悲喜苦樂口味偏好

也恰恰不同，確又實在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對照”機會：

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

無法，只得點了一折《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

鳳姐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點了一出

《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

是日裏面亦點四出，元夫人聞水夫人愛看苦戲，點了

《訂妾臨危》。

尤其《野叟曝言》這齣以 １５４ 回篇幅在古代小説中傲視群

雄的戲劇，在收尾部分的第 １４６ 回還出現了由劇中人自編自導

以恭賀水夫人（當然也是借機表彰其子畢生功業）的百出大戲

《聖母百壽記》。宛如《哈姆雷特》裏“戲中戲”設置的特點令此

處“技藝”的施展已經到達頂峰狀態，劇情幾乎要打破界限與正

文融爲一體了。不過，换個角度看，這又何嘗不是夏氏再次披上

自欺欺人的僞裝的一種體現？煊赫輝煌的夢，早已在多數的清

代小説家那裏被擊得粉碎。二銘先生或許終究不會明白，對於

現實人生敢於“睜了眼看”者，未必不能“以文爲戲”〔５６〕。

《春風曉日圖》被夏敬渠看重，主要因其象徵著“正士”的光

芒萬丈至高無上，“如旭日一昇，諸邪皆滅，陽和普被，萬匯昌

明”。這在今人看來自是以爲理學先生的迂闊，但必須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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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自誕生於璿姑所贈丈夫的手帕以後，就在全篇中反復被提

及，成爲珍珠衫、桃花扇一類的核心道具，儼然賦予小説以某種

音樂性、旋律感，也服務於作家對主題的强化。

李汝珍、屠紳都將璿璣圖引入小説，卻用這項技藝各顯其

能。前者重點展現對圖上數目繁多的回文詩的發現方法，絶非

僅爲炫耀，因其所彰顯的史幽探、哀萃芳的絶代之才，爲武後開

女科，衆才女齊集奠定了基礎。而《蟫史》卷之四所述員夫人織

就的六幅璿璣圖，其特點在於内容上涉及軍機戰務，語言風格則

俚直甚至粗俗，顯然與松石大異其趣。

還要提請注意，《蟫史》卷之十八士人都元展示神技“撫辰

綱”時，借用了懸於書室内的一幅古畫。桑生親睹都元“身如巨

蟻，遊畫圖中”，然後自由穿梭變化，順利實現所謂“吾非騎鶴之

姿，而一息可以通六合”的豪言。不過這位鳳雛一樣的奇士，答

應報效時吐露的志向也並非顯名，於心戚戚的桑生旋即告知

“僕亦非仕進者，攻成之日，從遊於畫圖中耳”。古畫在此的象

徵意義不言而喻，它正是作者對那個歷代士人心底存留的，實現

“功成身退”理想後最終的人生歸宿所在。

總的來看，這些圖、戲和燈謎，與小説本文及小説中穿插的

詩賦駢文，共同豐富著作品的形式感，同時又發揮著如同道具、

幕布、背景音樂一般的重要作用，或調節氣氛，或突出人物個性，

或被拿來寄寓象徵性的意藴。這也就涉及上文著重分析四種

“製作法”所運用的技藝對於作家及同時代人而言，在“道”的層

面上具備的意義。西方學者 Ｊｕｄｉｔｈ Ｔ． Ｚｅｉｔｌｉｎ分析明代吳江派成

員之一袁于令（１５９２—１６７４）的《西樓記》，認爲這部劇作的一大

特點正是以音樂技巧性知識作爲一種才華，並將其納入情節，發

揮直接推動叙事的重要作用〔５７〕。而到了夏敬渠筆下，文素臣不

僅以其純潔無瑕般的道德魅力（諸如“天下第一忠臣”、當世柳

下惠等等）征服男女長幼，確實也因爲身負醫、詩、兵、算的絶世

才能，而在異性面前擁有相當充沛的吸引力———這一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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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應該被忽視或抹殺的。

此外，製作法之間的關係顯然也並非孤立分離，《鏡花緣》

裏舊典新翻與酒令謎面製作的結合，便能予以説明。

第 ８０ 回末開始描寫才女們“抛毬”之戲。距離太遠的董青

鈿用腳去接落下的飛毬時，連毬帶鞋一起踢飛的花絮，先是被孟

紫芝出了“飛鞋”的謎面以打曲牌，答案乃“銀漢浮槎”四字。繼

而在第 ８７ 回，祝題花的酒令則已經聲稱要採借這個“故

典”———“巨屢，《孟子》，有業屢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更有甚

者，蔣春輝乾脆向衆人提議：“我因今日飛鞋這件韻事，久已要

想替他描寫描寫，難得有這‘巨屨’二字，意欲借此模仿幾部書，

把他表白一番。姐姐可有此雅興？”於是，讀者很快便能看到從

《楚辭》中的宋玉作品（《九辯》、《對楚王問》）到《莊子》再到“五

經”（《春秋》、《易經》、《尚書·禹貢》、《毛詩》、《禮記·月

令》），其中耳熟能詳的句式皆被拿來用於繼續這一玩笑。“飛

鞋”、“巨屢”敷衍出了這段“因舊事遊戲仿楚詞，即美景詼諧編

月今”的趣事。

林婉如因俠女顔紫綃破門而入的陣勢的驚嚇，出了一回醜，

“嚇的連鞋也穿不及，赤著一腳，就朝床下鑽去”。從此，“赤腳

亂鑽”就成了才女們不時“温故知新”的笑料。除了田鳳翾和枝

蘭音（第 ５５ 回），在第 ６１ 回，顔紫綃本人也不計較當初有些突然

的舉止，向著婉如打趣。“世上既有‘纏足大仙’，自然該有‘赤

足小仙’，這是衣鉢相傳，亦非偶然。所以妹子知他必要成仙。”

秦小春的一席話更有耐人尋味之處。字面上，這當然是重溯了

林之洋在女兒國横遭性别倒置而吃盡苦頭的“故事”，然而對於

“今日”的點評，不僅要在父女遺傳上做文章，更是暗示明

天———作爲重返仙班的一員。

夏志清曾據該例反駁胡適，“書中的一百多個才女個個裹

小腳”，然而我們不禁要反問，何以作家會津津樂道於這些才女

的小腳，以其編織趣聞逸事呢？李汝珍的“以文爲戲”態度與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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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純熟的寫作技藝似乎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視。在得出作家提

倡傳統婦德的結論之前，恐怕還得細細推究這些具體描寫，如此

方不辜負這部“最用心經營的小説”了吧。

不僅需要繼續注目幾部作品的文學閲讀，還應當正視並且

日益關切昔人對其進行的若干非文學閲讀。而看待今人一度漠

視卻客觀實在的非文學閲讀方式時，不能不重新出發，暫時疏離

“小説”的視點，借助一定程度地對於歷史語境的回歸、文化脈

絡的勾勒，聚焦文本中的“才學”（各種學問義理、知識雜藝内

容）本身的歷史變遷及其接受狀況。

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馬克·布洛赫有言：“我所呈獻給

讀者的，只不過是一位喜歡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藝人的工作

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筆記本，他長年擺弄直尺和水準儀，但決不

至於把自己想像成數學家。”〔５８〕行文至此，不免揣想，也許，“才

學小説”就是這樣一群從不至於把自己想像成“文學家”的作

者，用來推敲自己日常走筆文戲的工作手册？果真如此，那麽

“才學小説”作家的技藝，不也是重要而饒有興味的課題嗎？

（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注釋：

〔１ 〕　 “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説史略》把清代小説分爲擬晉唐小説，諷刺小説，人情

小説，才學小説（原題清之以小説見才學者），狹邪小説，俠義小説，清末之譴

責小説，並把清人補續前代神魔小説的作品放在前代，那是很精當的。”《中

國文學史講話》，北新書局 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３５５—３５６ 頁。

〔２ 〕　 具體論著篇目請參看筆者整理《近百年“才學小説”研究論著論文目録》，蕭

相愷等選編《夏敬渠與屠紳研究論文選萃》附録一，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７

３９５技藝性文本：“才學小説”的概念匡補與價值重估　



月，第 ５８３—６２６ 頁。

〔３ 〕　 諸如臺灣黄進興《〈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當代》第 １２６ 期，１９９８ 年 ２

月），後收入氏著《聖賢與聖徒》（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劉振球《百戲

雜藝　 神采紛呈———試論〈鏡花緣〉沙龍文化意藴》（《明清小説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香港林曉茹《才學小説〈鏡花緣〉》（浸會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臺灣湯崇玲《陳球〈燕山外史〉探析———兼論其反映的文人價值觀》

（《東吳中文學報》第 １１ 期，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魯小俊《小説的學術化———清中

葉才學小説芻議》也具體闡述了作爲“才學小説”産生背景的乾嘉文化思潮。

該文收入馮天瑜主編 《人文論叢 ２００２ 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後又作爲陳文新等著《明清章回小説流派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的第六章。

〔４ 〕　 《文化與社會》，吳松江、張文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８ 頁。

〔５ 〕　 《尚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獉
。能事鬼神。”《論語·雍也》：“季

康子（略）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
獉
，於從政乎何有？’”《論語

注疏》卷六引孔安國曰：“藝
獉
，謂多才藝。”《論語·子罕》：“牢曰：子云，吾不

試，故藝
獉
。”《論語注疏》引鄭玄曰：“言孔子自云，吾不見用，故多技藝

獉獉
。”分别

見《十三經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４７８、２４９０ 頁。

〔６ 〕　 參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３８２ 頁。

〔７ 〕　 秦瘦鷗校點《鏡花緣》，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黄克校點《野叟曝言》，人

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後面引文皆出此，不注。

〔８ 〕　 《漢語大字典》，第 ５９４ 頁。

〔９ 〕　 作者這樣解釋毛穎這位“博物君子”所擁有（也即是毛筆能够記録流傳）的龐

雜知識：“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

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

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巿井貸錢注記，惟

上所使。”《毛穎傳》，載《韓愈文集匯校箋注》，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７１７—２７１８ 頁。

〔１０〕　 徐淮《題香奩四友傳後》，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２５１ 册《香奩四友傳》，

齊魯書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０５ 頁。

〔１１〕　 胡適《〈鏡花緣〉考證》，文載《中國章回小説考證》，安徽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版，第 ４０２ 頁；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説見才學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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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５８ 頁。

〔１２〕　 詳情可參見吳蕙芳著《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録》中《緒論》部分

所做的梳理及檢討，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版，第 １—１０ 頁。另有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第六部分“書籍、知識與日常生活”，文載

《新史學》第 ２０ 卷第 １ 期，２００９ 年 ３ 月，第 ２０５—２０９ 頁。

〔１３〕　 參見小川陽一《明代小説與善書》，《漢學研究》第 ６ 卷第 １ 期，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第 ３３１—３４０ 頁。胡曉真著《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叙事文學的興

起》，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６４—３１５ 頁。大陸地區如劉天振《明代

通俗類書研究》，齊魯書社 ２００６ 年版。

〔１４〕　 詳參臺灣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第六部分“書籍、知識與日常生

活”，第 ２０５—２０９ 頁。

〔１５〕　 王瓊玲的論文《李汝珍在〈鏡花緣〉中所展現的技藝》（《東吳中文學報》１９９６

年 ５ 月，第 ２７５—３１２ 頁），主要就李汝珍展現的“技藝”，“探討其創作本衷，

追溯技藝源流，檢視内容正訛”，至於在“與相關小説進行比較，以觀察李汝

珍在創作藝術上之‘别出心裁’處”這一方面，則著墨不多，似留下開拓空間。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技藝”與其意義並不等同。

〔１６〕　 愛新覺羅·裕瑞撰《棗窗閑筆》（與富察·明義《緑煙瑣窗集》合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２７３ 頁。其中的《鏡花緣書後》是一篇接近三

千字的長文，頗值得注意，見該書第 ２６７—３００ 頁。

〔１７〕　 《紅樓夢》第 ９ 回哈斯寶評衆人猜謎；己卯本第 １７ 回脂批，見陳慶浩編著《新

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０９ 頁。

〔１８〕　 《野叟曝言》第 ８１ 回，素臣在海島上指揮兵馬時聞訊，“有秧歌、高蹺、傀儡、

像聲、走索賣諸般撮弄之人進島”。

〔１９〕　 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３０６—

３０７ 頁。

〔２０〕　 《燕山外史》（與《孤山再夢》合刊），春風文藝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２１〕　 陳文新等《明清章回小説流派研究》即揭出《鏡花緣》寫醫藥的近二十處，每

處都較爲詳細地描寫了診病、論病、開方，又分析他無保留地記下偏方的原

因與作家獨特的人生態度息息相關。武漢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６７ 頁。

〔２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ｈｏｎｅｂａｕｍ《虚構的醫藥：中國小説的療效》（２００７），參見許暉林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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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小説，書籍史與閲讀史：明清文學研究的新視角”研討會論文評述》，

文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１８ 卷第 ３ 期，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第 １８—２０ 頁。

〔２３〕　 李鋭《三統術鈐·跋》，載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八册，江蘇古籍出

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８０ 頁。

〔２４〕　 《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校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４、４７ 頁。

〔２５〕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１９３６ 年）使用了王明清《揮麈録》記載的材料，稱蘇東

坡曾在常州府某村詢問幼童孫仲益的學習，聽到了一幅七言對子。據謝和

耐《童蒙教育（１１—１７ 世紀）》，文載《法國漢學》第 ８ 輯，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２９ 頁。

〔２６〕　 據説曾國藩曾給安慶神童孟昭暹出對“孫承祖志”，得到神童於古有據又極

應景的巧對“孟受曾傳”後大爲讚賞。

〔２７〕　 《照世杯》卷四“掘新坑慳鬼成財主”，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７０ 頁。

〔２８〕　 《蟫史》中不乏謔語，而諸如卷之十二較爲明顯的笑話似不多見———“聞剛上

人呼其侍者云：‘今夕風不吉，宜防賊來。’侍者曰：‘我輩亦賊也，尚有賊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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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０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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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參見拙文《稗官之師———“才學小説”整體觀視野下的人物設計與文化心

態》，《明清小説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３１〕　 孫佳訊所藏松石與許喬林的書信，見孫佳訊文章《再辨鏡花緣傳説》（始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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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孫氏《〈鏡花緣〉公案辨疑》，齊魯書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３９ 頁。孔另境《中國

小説史料》亦轉引書信，古典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２１７ 頁。

〔３２〕　 由《酉陽雜俎·語資》即知“腹稿”一詞源出其身。“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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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收入胡適《中國章回小説考證》，第 ２９３—２９４ 頁。

〔３９〕　 《文心雕龍·事類》，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６１４—６１５ 頁。

〔４０〕　 素有古代文化百科全書美譽的《紅樓夢》，自然是此中翹楚。近年來出現的

相關研究可參看宋子俊《小説·詩詞·典故———〈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

系列論文之一》《中國古代小説戲劇研究叢刊》２００７ 年第五輯，第 ３９ 至 ５４

頁。這裏則希望以“才學小説”爲例，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討論這個問題。

〔４１〕　 《寄陳獨秀》，收於《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年版影印本，第 ４９ 頁。

〔４２〕　 所謂“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音聲哉！”卷六五列傳第三五。值得一提的是《辭海》對“以蕤撞鐘”解釋後

僅舉兩個文例，除東方朔《答客難》外即爲此條。《辭海》２００９ 年第六版彩圖

本，第 ２７１０ 頁。

〔４３〕　 李漁《閑情偶寄》有言，“若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

遊，何謂設身處地？”見《李漁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７ 頁。

〔４４〕　 收入《亭林文集》卷三，見《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４３ 頁。

〔４５〕　 名教中人《好逑傳》，廣東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８２ 頁；文康著、松頤校注

《兒女英雄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２２２ 頁。

〔４６〕　 排印本■作“姐”。第 ２７０ 頁。

〔４７〕　 《〈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譜》，臺灣學生書局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３９ 頁。又見

其《〈野叟曝言〉研究》第二章第二節“講史小説———《野叟曝言》與正史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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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探討”，臺灣學海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４８〕　 漆雕開乃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論語·公冶長》：“子使漆雕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子説。”唐代僧一行（６８３—７２７），本名張遂，曾受玄宗命主

持修編《大衍曆》，在製造天文儀器、觀測天象和主持天文大地測量方面也頗

多貢獻。事迹見《舊唐書》、《宋高僧傳》卷五等。

〔４９〕　 見《後漢書》，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７２０—７２４ 頁。

〔５０〕　 第 １１１ 回：“元帥嘗説，虯髯公爲扶餘國王，李藥師東向酬酒遥賀；俺只要全

收了二十七島，便也要文爺東向酬酒賀他。現令各島造宫室、定制度、立學

校、開井田、設義倉、驅逐僧道、拆毁寺觀，要在島中開創出三代以前世界。”

回末總評對此表示：“日京本性脱不了一個虯髯公，而立學校、開井田、逐僧

道、拆寺觀，要開創出三代以前世界，則熏炙素臣而得力者也。”

〔５１〕　 此就作家主觀感受而言。事實上任何一道證明題，如果論據本身存在矛盾，

則引用的數量越多，漏洞越大。

〔５２〕　 《戲文概論·謎史》，中華書局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９７ 頁。此條材料據李劍國、占

驍勇《〈鏡花緣〉叢談》一書而知，專此説明。

〔５３〕　 同塾讀書的蔡某舉《四書》注（系指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倪，小兒也”對其

姓氏取笑，倪孟立即回敬，“蔡，大■也”。《冷廬雜識》卷一，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２７ 頁。

〔５４〕　 楊旺生《〈野叟曝言〉中的戲曲劇目叙考》，收入氏著《夏敬渠與〈野叟曝言〉

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又朱恒夫《〈野叟曝言〉中的戲曲劇目叙

考》，文載《藝術百家》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５５〕　 戲名説的是郭子儀公做壽那天，家人拜夀時把面見皇帝的笏板放在兩邊桌

上，竟致堆滿，用以形容滿門權貴地位顯赫。《滿床笏》大致有兩種不同版

本：一爲清代傳奇劇目，産生於康熙年間；一爲李漁閲定的八種傳奇之一，又

名《十醋記》。後者增加了節度使龔敬懼内的故事。《紅樓夢》第 ２９ 回賈母

聽到此本戲時亦贊其富貴壽考的寓意。

〔５６〕　 蔡元放《水滸後傳讀法》評論第 ３９ 回，謂小説極力鋪墊渲染的種種人事，“皆

是烏有先生，乃作者憑空撰出，以娛後人耳目”。又力圖揭示作者之良苦用

心，所謂：“恐讀者■以爲真，故於結末團圓時寫一演戲，而其戲卻恰與李俊

作對照，使讀者知此傳不過是一本戲文。”引自黄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

小説論著選》，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２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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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Ｊｕｄｉｔｈ Ｔ． Ｚｅｉｔｌ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 ｉ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ｇｂｏｏｋｓ”ｉｎ Ｔｅｘ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牶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Ｗｉｌｔ Ｉｄｅｍａ，

Ｌｅｉｄｅｎ：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Ｂｒｉｌｌ ＮＶ，２００９，ｐ． ２６３．

〔５８〕　 《歷史學家的技藝》導言的最後，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程鬱譯，上海社會

科學院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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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Ｚｈｕ Ｒｕｉｑｕａｎ
（Ｐｈ． 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ｎ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ａ．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ｒｅ”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ｏｆ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ｎｅｓｓ，ａｒｔ，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ｎｉｇ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ｗｈｏ ｅｍｐｌｏｙ ｏｎ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ｋｅｓ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ｔｏ 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ｅｘｔｓ， ｉ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Ｂ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ｗｅ ａｉｍ ｔｏ ｒｅｖｉ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ｎ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Ａｒｔ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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